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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武皇一生
生死决斗

媚娘不喜欢长安48

在闹市“飙车”，该当何罪12

穿越宋朝
感受繁华

不光现在的“官二代”“富二代”喜
欢飙车于闹市，古时的公子哥儿也有这
种坏习惯——不过那时候他们飙的是
四条腿的骏马。

纵马闹市，拉风是拉风，对公众安
全却构成严重威胁。在清代人画的《清
明上河图》中就有快马撞人的场景：在
河边的一条道路上，有两个人纵马驰
骋，一个挑着担子的人被撞翻，但骑马
的两个人没有停下，疾驰而去。这场

“马祸”发生在郊外，要是在闹市“飙
马”，就不知要撞翻多少人了。

这幅《清明上河图》虽出自清代宫
廷画师之手，却假托宋朝背景，宣称画
的是宋朝市井风情。那么，在宋朝，纵
马伤人会受到什么处罚呢？

针对“交通肇事”行为，宋政府有专
门的立法，叫“走车马伤杀人罪”。《宋刑
统》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
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
斗杀伤一等；杀伤畜产者，偿所减价。
若有公私要速而走者，不坐；以故杀伤
人者，以过失论；其因惊骇不可禁止而
杀伤人者，减过失二等。”

又议曰：“公私要速者，‘公’谓公事
要速，及乘邮驿并奉敕使之辈；‘私’谓
吉凶疾病之类，须求医药并急追人而走
车马者，不坐；虽有公私要急而走车马，
因有杀伤人者，并依过失收赎之法；其
因惊骇力不能制而杀伤人者，减过失二
等，听赎其铜，各入被伤杀家。”

唐宋时期行文中的“走”，指“疾
跑”，这个意思还保留在“走马观花”“三
十六计，走为上计”等成语中。“走车马”
即策马疾驰或驾车疾行。

“无故”，指没有公私紧急事务。“公
务”指急递公文、传送敕令、消防官兵救
火等公共事务，要快马加鞭，不容逗留；

“私务”指报丧、送病人治病、紧急追人

等私人急事，也不可耽误。
“人众”，按唐宋法律，有三个人以

上即可称“众”。
也就是说，宋政府对市区交通实行

“限速”制度，除了有公私紧急事务，任
何人不得在城市街巷以及有三名行人
以上的地方快速策马、驾车，否则，不管
有没有撞伤行人，均视为“危险驾驶”，
给予“笞五十”（在屁股上打五十小板）
的刑罚。就如今天的超速驾驶，不管是
否造成事故，都要给驾驶员记分。

如果因“飙马”“飙车”而撞伤路人
呢？则比照“故意伤害罪”，“减一等”进
行处罚。宋朝刑法将“故意伤害罪”称
为“斗杀伤”罪，根据伤势轻重给予不同
量刑——以“见血为伤”，轻伤“杖八
十”，导致耳鼻出血或吐血的，加二等；
打掉人牙齿、毁坏人耳鼻、损伤人眼睛、
折断人手指脚趾、打破人脑袋、烫伤人
肌肤的，为重伤，“徒一年”；打掉人两颗
牙齿、折断人两个手指以上以及揪掉人
头发的，“徒一年半”；“殴人十指并折，
不堪执物”，致人终身残疾的，为严重伤
害，“流三千里”；因斗殴致人死亡的，处
绞刑；使用凶器故意杀人的，处斩刑。

宋朝法律对“无故走车马伤杀人”
的处罚，将比照“斗杀伤”量刑，不过会

“减一等”，比如“斗杀伤”致人终身残
疾，依法应“流三千里”；而“无故走车

马”致人终身残疾，则“流二千五百里”。
如果有公私紧急事务要办，法律允

许办事人不受“限速”制度的限制，可以
在街巷中快马加鞭，但是，如果因此致
人受伤或死亡，则以“过失伤害罪”论
处。宋朝法律对“过失伤害罪”的处罚
较轻，而且允许赎刑。赎金支付给被车
马撞伤亡者家庭，相当于经济赔偿后达
成和解。

如果有公私急事而在街巷“走车
马”，由于马匹受惊而致人伤亡，则按

“过失伤害罪”“减二等”论处，也允许赎
刑，赎金稍少一些，但同样作为经济赔
偿金支付给受害者家庭。

如果“走车马”只造成他人财产损
失，则必须向受害者支付赔偿金，赔偿
标准按“减价”即财物因受损坏而发生
价值减损的那部分计算；如果致使他人
财物灭失则按市价全部赔偿。

可以看出，宋政府针对交通肇事行
为的立法，是相当周密的。不过执行情
况还要再加考察。那时有条件养“宝
马”、备“豪车”的，想来都不是寻常家
庭；而敢在闹市“无故走车马者”，恐怕
也以“官二代”“富二代”居多。这些人
有钱有势，撞伤了他人，法官能秉公执
法吗？这还真是一个问题。

（摘自《生活在宋朝》吴钩 著 长
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妹妹且听我一言。”杨妃紧紧握住
媚娘的手，“古人曰‘不以规矩，不成方
圆’，在洛阳咱是陪驾出游的，为的是哄万
岁高兴，即便过分一些也不在话下。可此
处乃帝王家城，宫人众多，礼法森严，你
先前的种种放浪之举可要收敛了。”

媚娘心头一紧——难道洛阳的那
种快活日子全是例外？

杨妃瞧出她的担忧，又道：“不必担
心，本宫已知会尚宫局，从明早起，你便
去那里学习宫中礼法，还有各种规矩。
当才人可不能整日游手好闲，还要分司

宫中许多事务，这些你也得学。渐渐习
惯就好了。”

媚娘的心越来越沉。
“对啦！我还给你带来一样东西。”

杨妃说着，招呼随行宫女过来，那宫女
抱着厚厚一摞书，她随手拿起一卷道，

“这是文德皇后所著的《女则》，宫中女
子都要诵读。”

媚娘双手接过，正欲道谢，却见那
宫女把怀里那一摞书全摆在案头——
原来这书共有十卷！

“妹妹你读书识字不少，应该不至
于有什么看不明白的吧？要不要请人
为你讲解一遍？”

“不必了，我看得懂。”媚娘赶紧阻拦。
“那就好。你把这书从头到尾抄十

遍，尽快交给我。”
“啊？！”
杨妃的口气依旧那么温婉，表情依

旧那么和蔼，却隐隐透着一种不容拒绝
的威慑力：“叫你抄书也是为你着想，好
让你尽快适应这宫廷生活。你年纪还
小，许多事还不清楚，学通《女则》才会
明白如何与众嫔妃和睦相处。圣德皇
后生前不但被圣上称道，也为满朝官员
敬重，圣上称她的书足以垂范后世，你
可要用心学啊！”

“多谢……多谢……淑妃娘娘。”不
知为何，媚娘想像先前那样亲切地唤她
为姐姐，却怎么也叫不出口了。

杨妃不厌其烦地讲了一堆大道理

才离开，媚娘恭恭敬敬地送到大门口，
不禁倚门叹息。朱儿伏到她耳边嘀咕
道：“才人还不知吧？听说昨日皇上特
意表彰了淑妃，说她对新入宫的才人关
怀有加，先前她儿子吴王毁坏民田罢去
安州都督的官，趁这次机会圣上又将其
官复原职了。”

媚娘没心思听这些闲话，更不明白
这些事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只喃喃道：

“不知万岁今晚会不会来，你去把卧榻
收拾收拾。”

朱儿笑了：“不会的。这里不是蓬
莱宫，皇上绝不会到这儿来。”

“为什么？”媚娘不解。
“掖庭乃宫女所居之地，皇上贵足

不会踏此贱地。若是万岁有意让某位
嫔妃侍寝，会专门派宦官来召幸的。”

“你说万岁今晚会召我吗？”经过这
一天的见闻，媚娘已不那么自信了。

“不会的。”朱儿毕竟久在宫中，了
解得多，“万岁刚回来，有许多大事要处
理，恐怕没心思召幸谁侍寝。即便有
意，常言道‘小别胜新婚’，宫中那么多
没去洛阳的嫔妃，轮不到……”她话才
说了一半，已发觉主子的脸色不好，赶
紧改口，“不召您也好啊。这几日连着
赶路，今天又忙忙碌碌，趁着清静，您刚
好睡个好觉。”

媚娘愁眉不展，天色已经渐渐转
黑，嫔妃、宫女都回归各自的住处，偌大
的掖庭里只有几盏灯亮着。她忍不住

抬头向东望去，依旧只能看见一座座宫
殿的顶，趴在屋檐上的鸱（chī）吻正朝
她龇牙咧嘴，仿佛在嘲笑她的天真。

她不太喜欢这个新家……或许应
该说，一点儿也不喜欢。

贞观十二年的大唐帝国是在繁忙
中开始的，先是百济国王遣太子扶余隆
来长安朝觐——辽东海疆之地有高丽、
百济、新罗三国并立。李世民鉴于前朝
之失，早有拓定东北根除隐患之意，故
而对扶余隆来朝十分重视。而在掖庭
中的媚娘也很忙碌，不过她不喜欢这种
繁忙且枯燥的生活。她遵从杨妃的安
排，每日清晨，都要到尚宫局应卯，坐在
一群普通宫女中间学习礼仪。正五品
才人在后宫中的地位也不算低了，但她
毕竟只有15岁，又自洛阳入宫，不知礼
仪，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教诲宫人的是一位典言女官，她本
来负责后宫传奏之事，规范宫女礼仪乃
奉上所差。这位老姐姐在太上皇当政
时便在宫中任女史，如今年过四旬，两
鬓斑白，神态严肃，加上绿袍乌纱，讲话
声音又低沉，像个男人：“民有妻，帝有
后，和合齐家，外治天下……”

媚娘枯坐在那里，心思早不知飞到
何方，在她看来，这种陈词滥调的说教
毫无意思。

（摘自《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
岁》王晓磊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


